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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想得太多
! 戴 蓉

诗歌口香糖

无 题（!"#$ ! 严 力

丰子恺的画意 丰子恺 丰一吟 !父女"画文#

软软新娘子!瞻瞻新官人!宝姊姊做媒

! ! ! !孩子们积累知

识! 多半是靠模仿

来的" 曾经随父母

参加过一次婚礼!

回来就模仿结婚"

他们当然不知道亲

兄妹是不能结婚

的"于是我三姐#小

名$软软%&就和我

大哥'小名$瞻瞻%&

结婚了"我大姐'小

名阿宝& 做媒人"

瞧! 新郎戴着个我

们当时称为 $铜盆

帽%的帽子!新娘则

照例蒙着个红头

巾"模仿得还真像(

肯定是这次模仿让

爸爸看见了! 爸爸

就地取材! 画了这

幅画"

! ! ! !之一，一年的日子，一天一天
地，过到岁月的尾巴上，想想便有
万千感慨横满一腔。

被友人请去派对，拎着包子拎
着甜点心，深一脚浅一脚蹒跚而
去。进门直奔厨房，想看奇景，因为
今晚有丰盛火鸡，这倒也无甚稀
奇，岁暮吃几次火鸡，从来不是人
生顶级大事。奇异的，是今晚的火
鸡烹制者，竟是一位七旬老妇人，
上海太太，四九年前后离埠去了加
拿大，年轻时候是加拿大航空公司
的空姐，年纪大了，一直是加航的
培训官。进去一看，老太太小巧玲
珑，身手敏捷得眼花缭乱，人家立
在灶台前，在煎银鳕鱼，三十来份
的鱼，老太太一边拍粉撒盐一边烈
火滚油地煎，一边还口吐上海闲话
忙里偷闲招呼我们后辈。身边女友
啧啧连声，侬看看，人家老太太，煎
鱼是一片片立起来煎的，像麻将牌
一样。老太太微笑，淡定接口说，立
起来煎，鱼皮才会脆。而我老早走
了神，只盯着老太太的十指一眼一
眼细看，人家油烟鱼肉里出生入死

的十根手指，精致浓情，涂满丰艳
蔻丹，将当晚派对上，一大群花枝
招展精心装束的女客人，统统比了
下去。

女人老了，出来见人，常常
需要一个十分重磅的点睛之处，
才能将人狠狠击溃。有的，是一
粒霸气淋漓的祖母绿，有的，是
一个威震天下的子孙，而有的，
就是如此十根纵横岁月的手指
头了。

之二，被友人邀去吃饭，馆子
是伊相熟的，而我是初访。暮色里
兜兜转转寻了半天，才寻到，那么
幽深的巷子里，外头开间粗犷工
厂，里头开间清雅小馆，热气腾腾
坐满五湖四海一房的鬼佬。宽衣坐
下来，友人一脸惊异，如此出名的
馆子，在巴黎都家喻户晓，%&'()*+

竟会不知？翻伊一个白眼，叹叹
气，上海水深，怎好怪我？一餐
饭叙旧叙到神魂颠倒，末了，年
轻妖娆的老板娘走了进来，看见
友人坐在最优的角落里，便笑嘻
嘻坐了过来，人家是十多年的知

己老友，并肩坐在我对面言笑晏
晏。相谈之下，我这个白痴，无知
无畏，讲漏 , 句挑剔促刻闲话，
人家老板娘听完，笑得眉眼弯弯
地，捉着友人的手，极温柔地讲，
你女朋友，她是一枚古人。友人
不置一词，嘿嘿讪笑，老板娘再
接再厉，继续极温柔极关切地问
我的友人，她自己知道吗？我垂
眼盯着一桌吃残的醉鸡熏鱼，无
语得不能再无语。

之三，夜里无事，女友在微
信上大叫，谁吃过阿胶？讲讲啊。
便有人出来循循善诱。我旁观了
一会儿，忽然想起来，这个女友
是吃素的。便忍不住问过去，%&'!

()*+，这个算荤还是算素？女友茫茫
然，问，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玩意
儿？告诉伊，驴子的皮啊。女友沉默
良久，微过来，我还是放弃吧。
那么深的夜里，我没有再追着

问，我女友究竟是决定放弃吃素，
还是决定放弃阿胶？人生的大
小抉择横满一地，实在是防不胜防
的说。

! ! ! !什么样的男人是我们的将来)

! 什么样的男人使我们等至迟暮)

!什么样的男人在我们得到时!与

失去一样悲痛) ! 什么样的男人

与我们的!睡眠与死亡相伴)

""翟永明*黄河谣+

两个画画的男人，有着一样的
血型："型。在一个学校毕业，一个
有着天然的鬈发，一个把鬈发剃
成了平头。一个比另一个年纪大，
但小的那个似乎更老谋深算。
在许多个白天，"型血的男人

封闭着自己，只露出一张严肃、沉
静的脸，沉陷在他们的画里，有着
与画中人相近的表情。一个常常画
女人，画月光下的女人，画镜中的
女人，似在低语：今夕是何年？另一
个常常画呆滞的男人的脸，女人的
脸，长斗鸡眼的小孩的脸，一家三
口斜视着的照片。画中的人不知年
纪，肯定生活在过去，画中的人也
许早已不在人世，只是在画家的画
布上他们分明还清醒着，在凝视，
欲语还休。

在白天和晚上看见这两个男
人，是两种不一样的感觉。白天他
们拘谨，内向，故作深沉，在晚上却

因酒而得以释放，面具被揭开。酒
后的他们，神采飞扬，不是面对画
布，而是面对着朋友，他们的眼里
流露脉脉的温情，他们笑起来像小
孩子一样不再有所保留。

他是怀着那样一种爱来画画
的，天人合一，好景不长，随风而
逝，今夕是何年？看他的画，总是想
这一个忧郁的男人他本身就是一
幅画，在月光下轻轻叹息，如云的
鬈发散开来，无语，有泪轻流也是
好的。另一个男人的爱献给他画中
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同伴，他在画中
看到童年、少年，看到父亲、母亲、
兄弟姊妹的脸，依稀仿佛，清晰得
如同昨天，那样一种黑白的缺乏表
情的表情，在画室中与他日日相
对，因此他的爱属于过去，他在做
着关于过去的梦。他的白天不懂夜
的黑。在现实的白天他在漫无目的
地寻找，不知自己要找的和找到的
究竟是什么。

温情无止无尽，寂寞和忧伤也
难以平息，他们属于不安份的男人，
他们爱过很多女人，可是再好的女
人也不能让他们停止幻想。此时此
刻，他们的眼睛为谁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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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稍息

! ! ! !台湾的云门舞集来复旦演出。
宣传单上有林怀民先生写的一篇
短文《艺术是稍息，不是立正》。他
说，舞蹈善抒情，提供美感、想象和
力量，不必急着讨论和思考，用轻
松的态度去欣赏就好。我也知道，
心定神静，才能听得懂台上的舞者
用肢体与内涵诉说的喜乐、困惑和
渴望，但说说简单，心静委实不易。
忽然想起林先生写过的一件事，有
一次他去听雅乐，习惯了京剧文武
场和西洋交响乐的他一开始觉得
陌生而不耐，后来停止思想，被音
乐慢慢溶化，才觉耳目澄明神清气
爽。随着音乐登场的舞蹈缓慢沉
稳，形体变化极小，用心体会了才
明了，雍容大度的不是“力”，而是
一股“气”。好吧，我知道放弃探索
“意思”很难，但是我愿意试试，绕
开象征和故事，相信一只举到半空
的手不代表一棵树或任何东西，把
手举到半空，只是动作与线条本身
的美。

灵魂稍息，往往要以身体立正
为代价。脚上长茧、膝盖淤青不过
是小菜一碟，伤筋动骨才是职业舞
者的家常便饭。芭蕾舞团的演员大
多患有背疾，因为长时间在古典舞
剧中一动不动地摆姿势，扮演天鹅
或者仙女。有位舞蹈家受伤后检
查，发现全身骨骼有十九处碎裂，
而他竟坚持着跳了很多年。一旦放
假休养，担心筋骨不再运用自如倒
是其次，最折磨人的是心理的不安
与罪恶感挥之不去。恋爱、结婚、生
子这些事都得先放在一边，甚至太
快乐时不能跳，太伤心也不能。节
食、训练、学习，要靠技巧来表达，
还要用内涵来打动人，不断地挑战
极限。即便收获无数掌声，舞者可
能穷得像乞丐，跳舞无法跳到老。
我不懂舞蹈，但想到这些总让我感
动莫名，在我看来，曾经为理想燃
烧过的才是像样的人生。
灵魂稍息，耳清目明地感受他

人慷慨赐予的美。

风月总无边 光 环
! 何 菲

! ! ! !手机丢了，最大损失当然是通
讯录。抛弃掉那些千年不叫的僵尸
号码，寻找途径除了微博私信，就
是按名片输入。

多年来大浪淘沙后也存下几
盒名片。俗人常会交换名片，俗即
人之谷，来来往往，闹猛风光，谁也
不能免俗。若说免俗，免的只是与
你这个阶层的俗。当我第一次坐下
来好好琢磨这些名片时，发现了不
少名堂。

名片格局与持有人的社会地
位、江湖地位有着微妙关系。当下

营销行业里叫销售工程师是主流，
杂志老板叫出品人，新媒体行业从
没主任，只有总监或 -开头的头
衔，集团公司中层一律副总裁。成
功人士或人气名人没有手机号码，
虽然我从未打过其中任何一个的
电话，可也能想象若打过去，接听
的一定是助理。他们的联系方式是
延时的，隐含自认的优越感：在社
交地位上，他高于你，他持有与你
接触的主动权。如果他在名片上手
写下一串手机号码，即表示他彼时
彼刻对你还算满意或有第二次联
系的可能，这举动很给你面子。有
没有手写那串号码，表明了他已完
成了对你价值和感受的甄别。就像
我不会主动与名人合影套磁，我也
不习惯与他们主动交换名片。

深烦某类名片，帽子多到需要
纸片对折的设计，头衔虚虚实实，
通胀得可疑：国家一级##，##大学
./01、客座教授，国际##协会秘
书长，华人##委员会副主席，中
华##研究会理事，芝加哥大学##会
顾问，中央电视台《##》栏目策划
团成员，##传媒集团亚太区首
席##……姓名旁边仍不忘缀上博

士或硕士。这些人的实际含金量很
容易辨认。通常在社交场合中，对
你说话多过你说话的人，他其实是
在漏气或泄密：他更需要你的资
源。当然心里清楚即可，一定不要
表现在脸上。

多年前我收到一张名片，只有
姓名和 ./123地址，工艺却十分
精良。此人神情倨傲，品相不俗，司
机开着奔驰当时最豪华的款型。那
时我见过的事情少，唯觉神秘。后
来遇到这类人一多，明白他们往往
是有一定规模的草根公司的创始
人，当然也可能是海归骗子。还有
一张极搞笑的名片，主人是印刷厂
厂长，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44书
局，自封为局长。

现下不少商业机构改头换面
叫研究院，凭空多出大量研究员，
部门主管名曰处长，处长下还有课
长。熟人曾撺掇我去某研究院上两
个月课，交三千块钱，就百分百成
为高级策划师，可以印在名片上。
后来我找了个听上去很美的理
由———“档期问题”———而作罢。我
去参加一个聚会，被介绍为“著名
畅销书女作家”。晕。美食需要说法 夏威夷木瓜 ! 钟洁玲

! ! ! !十几年前，夏威夷木瓜在广州
矜贵登场：本地木瓜 5元 6只，它
呢，#元 6只。“非典”时期，传闻木
瓜可防“非典“，一时洛阳“瓜”贵，
南瓜北运，每只夏威夷木瓜涨价至
678"元 6只。
当时我听说，广州建筑设计界

泰斗莫老，每周要吃掉一箱进口的
夏威夷木瓜。木瓜又叫“百益之
果”、“万寿瓜”，富含 69种以上的
氨基酸，还有木瓜酶，能抗癌抗氧
化抗衰老，所以莫老八九十岁仍然
身体健旺，鹤发童颜。

直到今秋在夏威夷吃到了真
正的夏威夷木瓜，才知道从前见到
的，通通不是夏威夷所产，而是海
南产的“夏威夷木瓜”。这些年来，
海南的鱼目混成了夏威夷的珠。
夏威夷木瓜像一只拳头大小，

外表不起眼：个小，黄皮，皮表坑坑
洼洼，但切开一看，里面果肉鲜红，
红色的果肉把瓜皮逼得一线薄，更
难得的是，肉软汁多，口感清甜，完
全没有本地木瓜的土腥味，是罕见
的“心灵美”。导游事先告诉我们，
夏威夷的自助餐很一般，大家别期
望太高。没想到一进餐厅，大家就
被这红色果肉的夏威夷木瓜吸引，
试了两块，哗，太棒了！纷纷抓起空

碟子再到布菲台拿一碟，人同此
心！结果是木瓜盘前排起大队，一
人拿上满满一大碟，兴奋得吱吱咋
咋，吃完了不吃饭也感觉完美。餐
厅侍应频繁地添加木瓜，好生诧
异，天呀，怎么来了一个木瓜团！我
这才知道，鲜吃是对夏威夷木瓜的
最大奖赏！如果拿它去炖，那真是
暴殄天物。
回到广州再吃木瓜，怎么都找

不到夏威夷的味道。有一天，朋友
告诉我，广州生物岛有新鲜木瓜，
可以整箱买回来。于是我们开车到
生物岛去，那里的木瓜真漂亮，巨
大，浅黄的外皮光洁无瑕，像吕宋
芒果。一吃才知上当，一股浓重的
土腥味，这下才明白大厨为什么用
木瓜炖雪蛤，煲木瓜汤，种种创意，
都是被它的土腥味逼出来的。
还有一箱呢，咋办？做木瓜奶

吧。把木瓜剖开两半，掏净瓜籽，一
同摆放在一只沿口稍高的碟子里，
往木瓜腔注入牛奶，置入微波炉，
加热三分钟即成。出来后趁热倒入
海南椰子粉，用小钢匙轻轻搅拌，
随即用小钢匙掏挖木瓜肉，此时椰
子与牛奶的浓香压住了木瓜的土
腥。这么一番勾兑，竟然也化腐朽
为神奇。

本埠生活录 人生无事常相见
! 石 磊

# 有些机构经常招聘一群

放在办公室里的空椅子

这就叫排场

# 银行不种麦子

只种烤好的面包

# 许多创作者

总是处于升空的状态

也确实传回了不少作品

但就是没发现

任何其他星球的消息

# 没有发行过货币

证明联合国的权利

与其名声不成比例

# $以后%与$未来%都是指时间

尽管它们的写法,

发音和用法

完全不一样

但它们经常生活在

一个句子里-

未来的事情以后再说

# 因为人类的食欲

所以在节假日

厨房不但不休息

而且更忙

# 在我的记忆中他弹着吉它

其他的都记不住了

所以在他去世后

则更加努力地

为我的记忆弹着吉它

繁华与寂寞 情 画
! 赵 波


